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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这首诗与当时小靳庄响遍全国、红遍全国的背景

是有关的。 当时，小靳庄是江青搞的一个点，用今天的
话说，就是一个假典型。 全村人作诗作画，搞得“轰轰
烈烈”，俨然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但其实就是根据
政治需要编出的顺口溜。 这一切都是刻意人为的做
作，走马观花来参观的人是很难了解内情的。 张伯驹
当然受到了感染，自己诗词一生，如今“尽是诗人与画
家”了，他能不高兴吗！

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须眉一样气纵横，四德三
从破锁绳。 今日我就当日我，只因批透女儿经。 ”他在
“注” 中说：“街道居民女同志表演歌舞， 有的二十几
岁，有的四五十岁，唱演街道新事物。 她们态度从容，
毫不怯场。 过去妇女受压迫，为旧礼教所束缚，今天的
妇女已非当年的妇女，她们批判了孔孟之道，打破了
三从四德的绳锁， 批透了女儿经毒草， 思想面貌一
新。 ”

这首诗是很有意思的，“今日我就当日我”， 完全
是张伯驹一生个性的写照，用在这里却也活灵活现地
展现了新时代妇女扬眉吐气的豪情。 但他称赞“她们
批判了孔孟之道”， 这也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的。 从
l973 年，“文革”已开始“批林批孔”，孔孟之道是被彻
底否定的。 虽然封建文化中确有糟粕，但是“文革”彻
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 是一种不加区别的一概否定。
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则是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倒
退。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在所谓“新文化、新风尚”全面
占领社会主义阵地的口号声中， 作为生活其中的人，
不管内心是否有真正的质疑，但在思想感情的表现上
是很难做到“特立独行”的，甚至于是不自觉地受其浸
染，顺从并赞美这种形势了。 所以，张伯驹在这里也称
赞“她们批判了孔孟之道”，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他不
赞成“三从四德”，反对封建道德的观念仍是一贯的，
是值得赞赏的。

从天津回来不久，他又随队参观了河南，到河南
主要是参观红旗渠， 看农村麦收景象和历史遗址、文
物，这都是让他感到新奇和深深爱好的 ，所以 ，他的
《河南参观纪事诗》 更加自然和优美， 更多了文化底
蕴。

在河南，他们一路风尘，先后到了林县、辉县、新
乡、郑州、洛阳等地，参观了红旗渠，观赏了黄河水，遥
望了麦浪千顷，漫步在街头绿荫，又香山怀古、铜驼巷
凭吊，既感振奋，更有感慨。

一路上，张伯驹诗兴大发，触目皆景，挥笔成诗，
一下子写了即兴之作几十首，令人拍案称妙。 张伯驹
的这些旅游诗虽称不上工丽优美， 但也清新自然，明
白如画，直陈所见，情感沛然，且每首诗下均有解说，
颇有情趣。

入河南第一首诗便写道：“西接太行南大河，无边
无际尽嘉禾。 麦秸垛垛闻啼鸟，处处丰收处处歌。 ”诗
下注道：“六月二十日去河南参观，晚上车即睡，四时
醒，已入河南境。 见西接太行山，南临大河，无边无际，
小麦丰收，闻啼鸟声，鸟无名，其叫声似乎麦秸垛垛，
我乡农民即以‘麦秸垛垛’称之。 ”张伯驹自小在河南
乡间长大，儿时麦收景象重现眼底，自然是倍感亲切。

到了洛阳博物馆，张伯驹这位文物收藏家面对文
物，自然是触物生情。 他看到一面唐镜，随口吟道：“宝
镜团圆美绝伦，光华螺黛嵌云纹。 遥知七夕长生殿，细
盒金钗贮誓文。 ”张伯驹又在诗下注道：“洛阳博物馆
有一唐镜，花纹美丽，并嵌极薄之螺钿 ，发现嵌螺之
镜，只此一个，极为珍贵。 展出者为复制品，原品已调
去故宫珍宝馆。 想唐明皇、杨贵妃于长生殿七夕密誓，
所谓之钿盒亦当似此镜，又花钿为妇人面饰，见白居
易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此亦见先代劳动人民工
艺创造之精。 ”

这就是张伯驹， 他那丰富的文博知识和诗作才
华，随时都能巧妙地化为一体，给人以艺术的美感和
历史的感悟。

千秋一寸心
“文革”终于结束了。
1979 年 3 月，张伯驹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了

平反纠正，他也拿到了政府补发的工资，这个时候，他
才真正过上了一段舒心的生活。 第一件事情就是还清
当年困难时候的借款， 再就是和朋友聚会表示感谢。
周末应该是那一段岁月里少有的欢乐时光， 组织雅
集，约好友一起下棋、唱诗填词、谈论画艺，中午大家
一起下馆子吃饭。 有时候也在家里宴客，每次菜单都
必须由张伯驹亲手执笔，开宴的头天晚上就会和潘素
商量，务必照顾周全。 当时餐桌上的人也都是学问大
家，聊的话题都是品评各人的作品。

1980 年以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张伯驹又与
周汝昌和夏承焘联名，撰写了《成立中国韵文学会倡
议书》， 又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兼
文化部部长黄镇的信。

去文化部送这封信，张伯驹是让外孙在寒风中用
自行车驮去的。 到文化部时还不到上班时间，张伯驹
就坐在台阶上等着。 为着中华文化，张伯驹就是这样
执着。

这一时期，张伯驹最热心的还有他的戏剧。 1980
年，张伯驹和丁至云在天津演出了京剧《打渔杀家》。
张伯驹已经 83 岁，但从此次的剧照看，他身段稳健，
神情肃穆专注，气概英武不减当年，很难让人相信这
是一个 80 多岁老人的扮相，这次演出，是张伯驹“名
票”生涯的圆场之作。

转眼间就是 1981 年元宵佳节， 民革中央和中山
书画社举办了一次聚会。 会上邀请的有刚从美国回内
地探亲的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胞妹、 著名画家方君
璧，张伯驹闻听非常高兴，马上会见了方君璧，并即席
填词一首：

浣溪沙

玉镜高悬照大千，今宵始见一年圆。 银花火树夜
喧阗。

隔海河山同皎洁，阋墙兄弟早团鬫。 升平歌舞咏
群仙。

词中流露出老人切盼祖国统一的愿望，方女士带
头鼓掌，张伯驹欣慰地笑了。 此后，张伯驹夫妇与海外
朋友如张大千等多有交往， 其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张
伯驹深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尊重。

可惜的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982 年的
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张伯驹住进了附近的北
大医院。 病来如山倒，张伯驹连日昏迷，七八日后病情

方有好转，那一天是 2 月 25 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正
是他 85 岁生日。

上午 10 时，有人来访，医生劝阻，说病人情况尚
不稳定，不宜见客。 但张伯驹还是从病床上挣扎着起
来，因为这位客人是远道而来的张晓鹰，张大千的孙
子，第二天他就要远赴美国，这次是奉祖父之命特地
来看望张伯驹的。

客人走了，张伯驹仍然思绪难平，自从新中国成
立前夕他与张大千握手话别，已经 30 多年了啊，他们
只能隔海相望，祖国，何时才能统一？ 到了生命垂危的
关头，张伯驹想的还是祖国的统一大业。

下午 1 时，张伯驹诗思涌动，他又有了诗作。 这时
正好他的朋友、《文物天地》 主编王禹时来看望他，老
人就请他帮助，录下了一首七律和一首《鹧鸪天》，这
是张伯驹留下的最后一诗一词：

病居医院

张大千兄令长孙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
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 莫辜出处人

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 长希一往升平

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张伯驹此时还在期望着祖国的统一，还在想着人

民对他的好处，他留恋祖国，留恋这个日渐繁荣昌盛
的社会，他在祝福祖国万代千秋，盛世太平。

谁知道，1982 年 2 月 26 日上午 10 时， 张伯驹还
是带着他的满足，带着他的遗憾，溘然长逝。

张伯驹高举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旗，孤独而坎
坷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他的经历，既彰显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又背负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哀，他不愧
为中国 20 世纪文坛上一株青青碧色的劲柏苍松。

（未完待续）

晚年张伯驹


